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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澳洲做地主
金凯平

! ! ! ! ! ! ! ! ! ! !"#犹太父子让步了

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为
我们拉开门。进去之后，光线暗了下来，我看
到挂在墙上的巨幅油画，和客厅里摆着的几
件古董花瓶。在幽暗的光影中，勉强可以看
见陷在沙发中的一个十分瘦小的老人，他手
里拿着一支雪茄，脸背着光，看不清他的脸。
他的儿子倒是生得十分高大，规规矩矩地站
在他的身边，像是随时等候父亲的吩咐。

说老实话，我有点紧张。为驱赶这诡秘
的气氛，我抛出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人人
都说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生意人，
能告诉我在澳洲，有多少土地掌握在犹太人
手中吗？”
犹太老头说：“一半。”他嗓音沙哑，音速

缓慢，而且拖着非常重的口音。我惊讶了：“为
什么会这样呢？我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土
地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呢？”犹太老头看了我一
眼，眼睛突然射出犀利的光来：“犹太人喜欢
土地，这已经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血液中了
……从小，父辈就教导我们，要囤积土地，只
要有钱，就要买土地……”我听得很认真。

犹太老头突然停下来，又看了我一眼：
“中国人很聪明……你……来了多少年了？”
我说：“!年。”当犹太老头听到 !年这个字眼
时，突然紧张了一下：“!年？你……有钱吗？”
我知道犹太老头在怀疑我的购买能力，我肯
定地说：“当然。”

犹太老头似乎还是不信：“你是怎么来
的？是坐船吗？”我有些不高兴，于是也严肃起
来：“不！我是坐飞机来的。我不是难民……”
他又问：“才 !年……你是怎么赚的钱？开个
玩笑，你是否卖白粉赚来的钱？”“什么是白
粉？”我反问他。犹太老头不再说什么了。我
又说：“我是靠白大衣赚钱的。"#$%了解我。”

"#$%马上接过去，“金先生是开中医诊
所的，他很能干，信誉也很好，银行绝对没有
问题……”犹太人突然打断 "#$%，对我说：
“今天，是你和我谈价钱。但是，所有的内容
我儿子也要同意才行，因为我的钱最后是要

给我儿子的，所以他得在场，
你同意吗？”我说我同意。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和房

主的谈判是那么艰巨，花了 &个
月的时间都没有谈下来。为什
么？因为老房东是一个犹太人，

而犹太人是世界上做生意最精明的，和他们做
生意，是很难占便宜的。不过，我是中国人，我要
用我们中国人的精明来 '(犹太人的精明。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不能应他的 !))

万。中国人相信商人出价钱都是有水分的，
你出 !))万我就还 *))万。最后可能只花
+))万就能拿下来。

现在想起来我还的价确实是“黑”了点，
这一斧头就砍下来 &))万！&))万能买多少
房子啊！我的第一个房子是 ,&-*万，第二个
房子是 &+万，后来买了块很大的地也不过是
,))万；可我现在，一斧头就砍下来 &))万！

说老实话，我那时在澳洲地产业涉世未
深，还不知道那里的房主报价一般是没什么
水分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像我这样的
买主———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在和犹太老人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中，
我又摸清了他的两个底细：一、我几乎是唯
一对他的楼感兴趣的买主；二、他必须尽快
出手这幢楼。为什么我几乎是唯一对他的楼
感兴趣的买主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墨尔
本的商业楼市很不好，在谷底，很少有人愿
意投资这么多的钱在商业楼上；第二个原因
是，犹太人的原则是只买不卖，一般每个犹
太人都有很多房子，就那么捏在手里，老子
留给儿子，儿子再留给儿子的儿子，所以犹
太人卖楼要是让犹太人社区知道了就丢人
了，他只能悄悄地卖。
至于他为什么要卖，是因为他老了，已经

八十多岁，没有精力管理这栋楼了。本来，楼
是留给儿子的，可是他这个在澳洲长大的儿
子对地产根本不感兴趣。儿子喜欢拍电影，把
楼留给儿子也会给他卖掉拍电影的。与其让
一个根本不懂地产的儿子将来瞎卖，还不如
趁着脑筋还没坏前自己把它卖了。知道了这
些底细后，我就从容了，在谈判的时候也沉得
住气了。我相信，会出现有利于我的价格和成
交方式的那一天。终于，犹太父子让步了。在
第三个月漫长的谈判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双
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万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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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不觉吃了一惊

杨尚方刚关上手机，手机突然铃响。他
一看来电显示，不觉吃了一惊，竟是司徒湄，
她反守为攻，杀上门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想了想，即刻接听。

果然！她要找他谈谈，必须尽快地和他
交换交换情况和看法。

他本能地回应：“行呀。什么时
候？”她问：“你说呢？”

她惯有的那果断、镇静的语调
里，隐含横下心来，破釜沉舟、却又
不想多说一个字的声音，让他立即
想到了“来者不善”，不能不提醒自
己，不可轻举妄动，必须仔细想一
想，起码要摸清“朱元璋”的底牌以
后。就故作矜持地予以回应，说：“我
手头的事一时撂不下。另外约时间
吧！”

她说：“行，我等你电话！”电话
挂了。他却怔了：她出的到底是哪一
张牌？

会给杨尚方打这样一个电话，
司徒湄也觉得意外。仿佛都在按照楚未甘给
她安排的路子走。她到了南湖别墅。甄求真
显然在书房里等她，一见她连珠炮似的批评
说：“怎么回事，啊？要是小方不告诉我，你打
算瞒到什么时候？啊？你以为你真的犯了罪，
永劫不复了？啊？”

她赧然苦笑着说：“我不敢来见您，甄
老！我对不起您的关爱！真的！我太糊涂了。”
甄求真说：“这算什么？啊？情况我都了解了！
你们在搞金融创新。这份可贵精神是应当保
护的。经济工作，金融工作，都要与时俱进
嘛。要创新难免泥沙俱下嘛，有什么奇怪的？
好在犯罪的人自首了！你最多承担失察的责
任！”

原来他自有消息渠道，而且定了调。反
应之快，出乎想象。可是哪能根据一纸还有
待查核的授权书，就如此武断地把赵安东当
成了内外勾结浑水摸鱼的罪犯？她急忙看了
眼方秘书，方秘书只是笑。便急着辩解：“不
不不，事情是这样的……”甄求真却收不住
老年人特有的固执，说：“我听小方说起这件
事，马上就叫她打电话告诉他们，别的人，我
没有发言权，对司徒湄，我了解！有什么事，
叫他们来问我！你瞧，说话还不到一个钟头，

那个姓赵的就自首了！”
她很感动，也很焦急。然而，赵安东却真

的永劫不复了！她仍然想尽她的努力，把事
情本来面目说出来，说：“甄老，姓赵的这位
职工……”方蓉芝却在她身后轻轻拉拉她的
袖子，说：“你听甄主任说。”

甄老的情绪有些激动，好像不是叫她来
介绍情况，而是要她来接受教育
的。说：“金融改革是复杂的。引进
金融新产品，一定要谨慎。我早就
说过了。但反过来说，也不能因噎
废食，一定要探索。要探索，就难免
不走弯路。我保护的，是你们这种
可贵的探索精神！不能因为出了一
些问题，就把你们当罪犯来办，这
是我的原则！”

她点头表示同意，但她绝不想
把金都银行复杂的一面隐瞒起来。
否则，不仅让赵安东成了万劫不复
的冤魂，成为替代她的牺牲品，还
教杨尚方他们把小事做大，教她彻
底垮台！她的眸子里，注满了突围

的决心和焦虑的乞求，说：“甄老，我完全明
白您的苦心！可您知道吗，这次信用卡事件
所以会造成这样坏的影响，是有人故意制造
出来，打击我们的！”

甄求真一惊，急问：“谁？”她豁出来了，
把她对杨尚方他们的怀疑如数倒了出来。
只是没有点杨尚方的名字，说是章思源的
那一帮子人，想把金都银行搅乱！甄求真
冷静下来，将目光转向方蓉芝，问道：“你
听说了吗？”方蓉芝神色平静，浅浅地笑了
笑说：“听说过。”甄求真深沉地说：“啊？应
当做些调查，到底谁在搅局！一定要调查
清楚。”司徒湄心跳突然加快，要不要直指
杨尚方？可惜，还没有拿定主意，甄求真忽
然想起另一件事，认真地问道：“对了，淞
桥开发区环境污染问题的调查你们做得
怎样了？”司徒湄说：“正在做。需要一点时
间。”甄求真感慨地说：“是的，需要时间。一
定要慎重！金都银行是有成绩的。可是这一
次，给章思源大伤元气啊，不能再添乱了！要
谨慎，发现了问题，一定要深入调查，不能凭
意气用事！对了，听小方说，章思源、杨尚方
是一派，叫什么黄埔系，你们是一派，叫少壮
派，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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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新民晚
报小记者训练营举
办摄影奖和写作奖
评选。小记者们积极
参选、踊跃投稿。本
报已在 1月 20日
B7版刊登获奖名
单。本版今日展示部
分小记者学员的摄
影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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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摄影奖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